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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山，是刻在我心底的记忆。
山不高，像鸡、像狗、像牛……山上有大树，也有

小树。大树站在山顶，像威武的哨兵；小树站在大树
旁，像乖巧的孩子。山上有草，也有花。草，一棵棵，一
丛丛，一片片，郁郁葱葱，布满山岗；花，红色的像霞，
白色的像云，黄色的像星星。山上还有果园，果树开
花的时候，山上山下都是花香，闻一下，心旷神怡，再
闻一下，就醉了。果子成熟的季节，山上山下都是果
香，闻一下，馋了，再闻一下，口水就流出来了。果园
是我们这些孩子神往的地方，也常常因为“神往”，继
而“手痒”，最终在家里吃一顿“笋子炒肉”。

我偶尔上山采蘑菇、扯竹笋、捡地耳子，也偶尔上
山追蝴蝶、掏鸟窝、捉“蚱鸡子”。我经常上山打猪草，
这活儿，肯定比我写过的家庭作业多。打猪草的时候，
兴许能碰到野鸡和野兔。野鸡很笨，伏在草丛里，一动
不动，还以为你没有发现它。等到你靠近，它才惊慌地
拍着翅膀往上飞。兔子非常胆小，见人就跑。有些聪
明，往坡上跑，眨眼功夫，就消失在草丛里；有些蠢，一
个劲往坡下跑，没跑多远，一路筋斗往下翻。

那些山，上半截是野生的植物，下半截则是
村里人种植的农作物。

一块块不同形状的土，散落在山脚和山坡。麦
苗穿着绿衣裳，整整齐齐站在土里，迎风摇头晃
脑；黄瓜苗爬上高高的支架，挂起一串串黄色小喇
叭；红薯藤撑着绿色小伞，匍匐在地，生怕人们发
现它藏在地下的“宝贝”。辣椒、茄子、豆角、南瓜、

萝卜、白菜……一茬接一茬的蔬菜，染绿了山坡。
山上那些土，是村里人的“命根子”。记忆中，不管天晴下雨，都能看

到村民在土里劳作的身影。挖土、播种、施肥、除草……他们把这些繁重
而枯燥的活，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父亲就是这些劳动者中的一员。他
每天都会去山上“修理”土地，“伺候”辣椒、茄子、豆角……累了，就坐在
土坎上，吸着旱烟，和土里的作物“对视”，和山上的植物“对视”。父亲的
眼里盛满温柔、疲惫和渴望。那些植物和作物，似乎懂得父亲的心思，“沙
沙”地点头致意。土里的作物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高，慢慢成
熟，最终，变成我们体内的营养，变成我们身上的衣裳。春夏秋冬，父亲的
身影都在山上出现。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把父亲的皮肤吹成了泥土的颜
色，把父亲的双手风干成了“枯枝”——父亲也成了一座山。

那年，父亲在山坡上种了十几块土的西瓜。父亲起早贪黑，像呵护我
和弟妹们一样呵护那些绿色生命，十天施一次肥，半个月除一次草；干旱
的夏天，从山脚的水塘挑水浇地，一趟又一趟，肩膀都磨破了皮。那些绿
色的生命似乎感应到了父亲的辛苦，回报又大又甜的瓜。西瓜丰收了，卖
了六百多块钱，父亲一高兴，花四百块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我们
的视野越过了那些山，延伸到了远方。

“山上那些土，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对它们殷勤，它们就会保你衣
食无忧。”父亲用最朴实的语言，教我认识山，教我认识生活。

劳累半辈子的父亲，四十九岁那年因病去世，长眠于后山，从此和山
融为一体。父亲走了，山还在；山在，父亲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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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炊烟袅举，溪边碾屋深斜。春来
秋去爱山花。犹记竹窗夜话。

岁月良多感慨，文章满是桑麻。俚词
粗句未能夸。只此风情好画。

临江仙·自琼返湘

展翼腾空云彩里，阳光亮得均匀。海
椰渐远故乡亲。临行方寸乱，岂不爱天伦。

千里花开莺燕舞，心潮似幻如真。等
闲又计一年春。苍茫闻布谷，催我笔耕人。

（肖克寒，曾任新邵县作协主席）

西江月·乡土创作（外一首）

肖克寒

一纸初成兴未穷，村姑巧
手剪春风。

情涵云梦呼甘雨，“囍”映
娇容对绿丛。

五角星星红烂漫，繁枝叶
叶翠葱茏。

山光水色惹人醉，起凤腾
龙自称雄。

题邵阳县老干部大学
获评省示范学校

妙笔丹青吐异香，老当益
壮赋华章。

夫夷图画传千里，乡俗歌
吟誉四方。

巧手拨开云见月，纤腰摆
出柳扶桑。

胸中藏有黄金地，璀璨诗
花满艺廊

题塘田市镇

南方抗大竞荣光，学院威
名内外扬。

岁月沧桑传壮史，风云激
荡铸辉煌。

夷江唤起清波去，革命赢

来幸福长。
伟业千秋留胜迹，子孙万

代沐朝阳。

题河伯乡

腊肉香飘河伯岭，杜鹃艳
照有新闻。

灰墙青瓦风桥梦，险壁悬
崖洞府云。

日沐群峰多锦绣，烟荣野
陌自芳芬。

高山流水知音恋，古树盘
根石将军。

题四尖峰

秀岭奇峰接碧天，层林叠
嶂抱泉眠。

胸藏万壑千山绿，眼望群
峦百鸟旋。

沃野多情应笑我，氧吧有
意醉花仙。

人间最美休闲地，曲径幽
幽赏杜鹃。

（刘博华，邵阳县人，湖南
作家协会会员）

题剪纸艺术（外四首）

刘博华

一杆红旗耀碧空，瞻观校队似长龙。
炮前思绪如潮涌，机翼生辉引景崇。

滋教育，续丰功，而今退役接连红。全
球战火常呼啸，耳畔长鸣有警钟。

鹧鸪天·赤塘村观鱼

四月芬芳最美天，赤塘岸上步留连。
鲫鳞戏水游人乐，配种臻成喜凯旋。

寻妙法，创新篇，稻花鱼美拓财源。惠
农和畅东风荡，致富迎来又瑞年。

（唐国光，武冈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鹧鸪天·参观武冈国防教育基地
（外一首）

唐国光

每年端午节前后，杨梅开始成
熟。在武冈扶冲一个叫仙人坳的山洼
里，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像快乐的小
鸟叽叽喳喳聒噪不停。他们手里或提
竹篮，或抄一根长长的竹竿来到杨梅
树下。头顶白云缭绕，山岚飘飘渺渺，
轻如薄纱。脚下山岭起伏，蜿蜒绵亘。
山坡上挺立着一棵棵壮硕的杨梅树，
虬枝旁逸，叶片狭长，枝叶间挂着一
颗颗红艳艳、水灵灵的杨梅。

到达树下，这群孩子就忙碌开
了，或低头拾捡被大风吹落在地上
的杨梅，或用竹竿敲打树枝，顽皮的
干脆爬上树干，骑在枝丫间摘杨梅，
摘到中意的就往嘴里丢……吵闹
声、欢叫声回荡在山谷。

这群采摘杨梅的小伙伴中就有
我。外婆家在扶冲，这里盛产杨梅。
每年杨梅成熟时，我就和舅舅家的
孩子一起来到山上采摘杨梅。山上
的杨梅有两种颜色，一红一白。红色
的杨梅未熟时呈淡红，很酸，难以入
口。慢慢地，淡红变成深红、乌红，这
样的杨梅完全成熟了，水灵灵的。丢
进嘴里咬几口，满嘴生津。细细品
尝，甜中夹带着些许酸味，叫人吃了
还想吃。与红杨梅相比，白杨梅不那
么讨人喜欢，未熟时青中带白，四周
全是小粒，成熟后白中带青，同样水
灵灵。尽管白杨梅味道与红杨梅不
相上下，但我们只采摘红杨梅，大家
喜欢吃的也是红杨梅。

山脚下有条小河，河湾处形成
了水潭，潭水碧绿碧绿。岸边用青条
石砌了码头，码头下游架设了木板

桥，连接两岸。采摘好杨梅，我们坐
在码头上，挑选出颗粒大的杨梅洗
净，津津有味吃起来。我们把杨梅塞
进嘴里，用牙齿咀嚼，将果核吐出，
和着汁水咽下果肉。这种吃法不过
瘾，好久才能吃完一颗。有人提议换
种方法，立刻得到响应。于是我们不
再咀嚼，而是“囫囵吞枣”，将果肉果
核一口吞进肚子。吃着吃着，又有人
提醒果核在肚子里不会消化，要将
果核咬碎。新的吃法开始了，只听见
这个嘴里“嘭”一声，那个嘴里“嘭”
一声，咬了一阵，牙齿受不了，只好
放弃了。古人说得好，“吃一堑，长一
智”，最后还是选择了吐核的吃法。
实践证明，这是吃杨梅的最佳方法。

吃饱了杨梅，我们站在木板桥
上一边摇一边唱“叠句”：“摇呀摇，
摇到外婆桥。红杨梅，吃个饱，吃到
牙齿酸倒了……”

成年后，我很少去外婆家摘杨梅
了，然而童年吃杨梅的欢愉总是难以
抹去。有几年，我给表弟打电话：“仙
人坳的杨梅还有吗？”表弟回答：“有
是有，但杨梅树变种老化了，果粒小，
味道酸，没人吃了。我打算去靖州买
些良种杨梅树苗，到时请你来吃。”

一年的端午节前，表弟邀我去吃
杨梅。走进仙人坳，发现原来的老树全
部砍掉了。表弟在山坡上新栽了几十
株靖州杨梅，这些经过改良的杨梅树
已经成林。树不高，枝头挂满了一粒粒
肥硕的杨梅，颜色乌红，散发出阵阵果
香。这种杨梅果肉多，果核小。我摘了
几颗，用瓶装水洗了洗就塞进嘴里，顿

感一股浓郁的杨梅果香缱绻着舌
头。吃了这种杨梅，就觉得儿时吃
过的杨梅即使再甜，仍然无法和
它相比。

杨梅需要改良创新，其他
事物何尝不是如此呢！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
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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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梅
夏太锋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不经意间，我与《邵阳日报》相
识、相知、相守，已然二十几度春秋。

最早与《邵阳日报》结缘，自然是从作为她的读者开始
的。那时，她还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1999年，我第一
次向《邵阳日报》投稿，在她上面刊登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

《美丽的大篷车》。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拙作频频在《邵
阳日报》教育随笔、资江语丝、青年论坛、每周新说等多个栏
目“亮相”。题材源自生活，标题亦较随性。比如《别把减负
当“浮油”》《树上还有几只鸟？》《“流氓兔”是什么兔》《“挂
点”干部挂什么》等等，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当时做老师，教
育题材及教育栏目投稿较多，也因此结识了肖青华、陈文华
等多位编辑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

期间与编辑老师还有一些暖心小故事。比如我写了
一篇反映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文章，标题是《大学校园“变
奏”曲》。反映一些大学生上课把前几排当“埋雷区”，一般
都是空荡荡的，因为在老师眼皮底下不便“开溜”；考试“炒
地皮”，就是换座位，坐到“学霸”周边去，好“近水楼台先得
月”；宿舍玩牌在走廊大叫“三缺一”，约伴凑角架场子。稿
子寄过去，素不相识的张娟编辑特意给我写了回信，说稿
子文笔很好，建议我换个写作角度，并鼓励我多投稿。后
来我去报社见到了张娟，一个年轻的女孩，再后来她考上
研究生走了。但这个走心的“编辑部的故事”留了下来。

再后来，大约就是2000年，邵阳日报社要公开招考一
批记者，我很心动。真的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有机会考记
者，做神秘的“无冕之王”。饶有趣味的是，因为是招聘制
记者，一向对我关爱有加的族兄大哥担心“前程未卜”，不
赞成我放弃“铁饭碗”，要我跟家人商量慎重决定。结果是
大哥“多虑”了，我没考上。写作没问题，丢分在“文学常
识”方面。

2000年底，我参加公务员招考，被录用到某区委办公

室，做文秘，向报社自由投稿就少了。但有时发新闻，也偶
尔跟报社对接一下。但总体上是“淡出”了，我以为我和报
社已“渐行渐远”。

意想不到的是，2003年邵阳市新闻出版局公开遴选
一名文秘人员，我有幸跨入新闻出版这个新领域。因机缘
巧合，我再次与报社成了“近亲”。报刊年检、记者证申报、
印刷出版发行会议及相关活动，工作联系不断增多，交情
也在不断增进，更是认识了很多报社的领导、老师和朋
友。罗础老师编写过一本新闻写作专著，还收录了我的一
篇综述。

文化体改几起几落，机构职能分分合合，但我依然在
“文化圈”里兜兜转转。与报社的缘分也是“若即若离”终
不离，“缘聚缘散”缘不断。管理是服务，执法也是服务。
无论行业监管，还是行政执法，守好阵地、促进发展的目的
和目标始终如一。

对于《邵阳日报》，我还是一名敢发诤言的评报者。记
得二十年前，有一次报社征集评报意见，我的评论赫然贴
在“评报栏”。此评论剑指某些编辑把栏目变成自己的“自
留地”。报社朋友告诉我，我的评论还受到报社高层点评，
敢“开炮”、“瞄”得准、“火力”猛。现在想来，哑然失笑，真
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想想，评报“红红脸、出出汗”，
不搞“太极功、空对空”，正是我的“报人心”的体现！

现在，我又做回作者，与《邵阳日报》以稿为“媒”、再续
前“缘”，很高兴，也很珍惜。

（陈梦琪，任职于市文化执法支队）

缘聚缘散缘不断
陈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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